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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花风起正清明，这样的
日子,总会让人想起一些难以
忘怀的故人旧事。
2014 年 3 月 26 日深夜，

微信上一条消息让我睡意全
无：“法国华裔艺术大师朱
德 群 先 生 辞 世 ， 享 年 94
岁。”我立刻去百度查询，结
果消息条数很多，无从回避。
窗外夜色阑珊，大师那张凝
重、深沉的面孔仿佛就在眼
前。但我与大师是只闻其声，
未谋其面，成为永远的遗憾。
2007年，我到市文联工

作的第二年，徐州市举办第
二届李可染艺术节。我向法
国发函，邀请第一位华裔法
兰西学院艺术院院士、李可
染先生生前好友朱德群先
生回家乡参加活动。我也是
从那时开始关注朱德群先
生的。
从几本传记中得知，朱德

群，1920 年 5 月 22 日出生于
江苏徐州萧县白土镇（上世纪
50 年代区划调整，萧县划归安
徽），曾就读于徐州中学（现
徐州市第一中学），后考入林
风眠任校长的国立杭州艺专。
朱德群是画国画出身，在中国传统文化浸
润下，他把油画表现形式与中国画注重内
涵相结合，实现了西画的创新发展。他的油
画充满了中国唐诗宋词的情感画意，更有
西方评论家称他是生活在 20 世纪的 “宋
代画家”。他和吴冠中、赵无极并称为“留
法三剑客”，也是法兰西学院艺术院成立
近两百年来的第一位华人院士。
对这位成绩卓著的家乡画家，我心里

充满了景仰。2007 年，我市举办第二届李
可染艺术节，我盼望着朱德群先生能够回
家乡参加。朱德群先生不仅是李可染先生
的好友，还是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女士在国
立杭州艺专时的同班同学。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 10 月的一天早

晨，大概 8 点钟，我的手机响了，一个朴厚
笃实的声音从话筒中传来：“你是徐州文
联主席吗？我是朱德群。”朱德群先生说，
他十分想回家乡参加李可染艺术节，但不
巧的是要赴西班牙举办画展，时间相冲
突，看来愿望无法实现了。他表示歉意，说
专门写了一封信寄来，请代他向邹佩珠先
生说明。果然不久后就收到了他寄来的信
件，写满了他的真诚。如今，这封信已作为
文物，保存在李可染艺术馆里。
2009 年，我市举办第三届李可染艺术

节，我又向他发出邀请函。可惜这次是他
夫人回的电话，说朱先生中风，行动不便，
已经无法回国。之后，市里两位领导同志
先后前往巴黎，拜访朱德群先生，我均提
供了地址。市领导提及家乡徐州想为朱先
生建艺术馆之事，先生表示自己的作品在
法国国家保护之列，无法出境，并表示了
感谢和遗憾。
这几年，我曾几次到位于徐州南 30

公里的萧县白土镇，探究大师成长之路，
探寻他的出生地所蕴藏的文化基因。
白土的名字来源于白色的高岭土。

朱德群的家乡是最早发现高岭土的地方
之一，至今村庄里还有多处古窑址遗
存。中国瓷最早在这儿兴起，后来才转
移至高岭土资源更丰富的江西景德镇。
白土镇位于皇藏峪下，皇藏峪是刘邦当
年起义后避难的地方。山峦层叠，秀翠
一方，至今仍有成片的原始森林。我想，
这片秀美山水大概是朱德群少年时代经
常出入之处吧。朱德群出身中医世家，
当年他们家的药铺、诊所占了整条街。

他的父亲喜爱字画收藏，每
年的某个季节，总要把那些
珍爱的藏品拿出来晾晒一
番。朱德群的艺术启蒙就是
从这开始的。最终，他违背
了父亲再为朱家培养一位中
医名家的愿望，成为一位世
界级的画家。朱德群在 1994
年曾回到故土。在徐州的第
一天，与夫人董景昭在戏马
台合影留念。第二天，他们
前往白土镇祭扫祖坟，当天
下午依依不舍返回北京。
2014 年 3 月 26 日晚 9 时

许，夫人董景昭的电话从法
国打至白土镇朱德群侄子朱
从善家。朱夫人告诉朱从善：
“你叔叔 26 日凌晨走了，走
得十分安详。”
在徐州，有两位书画大师

已成为这方水土的骄傲。一位
是朱德群，另外一位则是李可
染。李可染先生出生于 1907
年 3 月 26 日，1989 年 12 月 5
日去世。朱德群 1920 年 5 月
22 日出生，2014 年 3 月 26 日
去世。朱德群先生的逝世日和
李可染先生的出生日相吻合。
是巧合，还是两位大师的精神

相通、灵魂相契？
朱德群先生仙逝后，市文联专门派铜

山电视台记者张涌、徐红前往朱德群老
家———萧县白土镇拍摄专题片。朱先生小
时候就读的小学校还在，校园里那棵上百
岁的银杏树也依然枝繁叶茂。据朱从善回
忆，1994 年，朱先生和夫人回故乡时，曾手
扶这棵树，落下了游子泪。张涌他们又来
到徐州市第一中学，在学生档案册里居然
找到了朱德萃的名字———这个朱德萃就
是朱德群。1935 年，朱德萃想报考杭州国
立艺专，当时他中学还没毕业，没有报考
资格，便借了堂兄朱德群的毕业证书去报
名，没想到真的被录取了，之后便一直沿
用了这个名字。
当年 3 月 31 日，朱先生的葬礼在巴

黎举行。市文联派了专题研究朱德群油
画艺术的油画家刘峰前往参加，刘峰带
去张涌、徐红拍摄的纪录片 《故土的怀
念》，以及徐州人民的思念。朱德群先生
被安葬在著名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近百
名亲友和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以及时任
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和驻法使馆文化参
赞在现场送别了大师。
2019 年 3 月，我作为徐州文化考察团

成员前往法国巴黎。朱德群先生的夫人董
景昭女士专程从瑞士回到巴黎宴请我们。
86 岁的老人看上去知性优雅，神态年轻，
穿着简单。但见她上衣是一件蓝色便西
装，下面穿一条普通牛仔裤。仅从穿着上，
让我们根本无法将她和世界级油画家夫
人这个标签联系到一起。她慈祥，安静。我
想到朱先生上世纪 50 年代来到巴黎后，
让他立住脚的 一 幅 油 画———《景昭夫
人》。画面上的景昭夫人身着中国传统服
饰，笑容是那样安宁、聪慧，淋漓尽致地传
递了东方之美。
董景昭也是一位画家。她出生于书香

世家，父亲董作宾是甲骨学家，为“甲骨
四堂”之一。她和朱德群是杭州国立艺专
的校友。两人自 1949 年结婚后，一直相
伴，携手走过 65 年岁月。朱德群在艺术上
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董景昭的支持。两
人的爱情故事和艺术成就一样令人动容。
现在，已经 93 岁的董景昭和儿子住

在瑞士，继续研究整理朱德群先生的作
品。我想，这应该是他们对朱先生最好的
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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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2 月 11 日，春寒料峭中，冷风
裹挟着未散的年味，悄悄带走了我们最
敬爱的父亲徐枫。那一刻，世间仿佛静
止，唯有窗外的寒风呜咽，像是在诉说着
对一位老者的不舍，送别徐州新闻摄影
界一位拓荒者的离去。作为父亲的儿女，
我们守在他的身旁，望着他安详的容颜，
那些与他相伴的岁月、那些他用镜头定
格的时光、那些藏在光影里的坚守与热
爱，一一涌上心头。
我的父亲徐枫 1932 年生于鼓楼街

（现彭城路北段），这片让他挚爱了一生
的彭城大地，见证了他从懵懂少年到徐
州摄影先驱的一生。
父亲祖上习文经商，良好的教育经

历，给了他开朗的性格和多才多艺的品
性。初中时，他在学生会担任文娱委员，
指挥过全校大合唱，参演过话剧 《红旗
歌》，还经常在新创刊的《新徐日报》上
发表反映校园生活的稿件。
1951 年初，经恩师，著名版画家、美

术教育家王寄舟先生推荐，因家中生活
负担过重而从三中高中辍学的父亲成为
徐州《工商日报》见习记者。19 岁的他月
薪 20 元，成为家中的顶梁柱。1956 年，父
亲调入《徐州工人报》（1957 年更名《徐
州日报》），做过政法记者、财贸记者、驻
矿记者。他同时还拿起相机，为自己采写
的稿件配发新闻照片，成为新闻业务的
多面手。1960 年，根据报社工作需要，父
亲担任专职摄影记者，成为《徐州日报》
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他常对我们说，相
机是他的第二双眼睛，是他传递真情、记
录时代的武器，他要用镜头留住徐州的
变迁，留住普通人的烟火，留住那些不该
被遗忘的瞬间。
在接受《徐州日报》记者采访时，父

亲曾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人口
负担重，住房拥挤，家里只能放下床而没
有桌子，一身‘外交礼服’蓝卡基布中山
装穿了洗，洗了穿，一穿十多年。”我们记
得，儿时的家中，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常
常坐在饭桌前，小心翼翼地擦拭相机，反
复翻看那些定格的画面，时而眉头微蹙，
时而嘴角上扬。那时的我们不懂，为何一
张小小的照片，能让父亲倾注如此多的
心血；为何他常常早出晚归，顶风冒雨，
只为捕捉一个完美的镜头。长大后，我们
才明白，那些镜头里，藏着父亲对新闻事
业的敬畏、对家乡土地的深情、对时代变

迁的见证。
父亲的一生，是用镜头记录徐州的

一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
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从云龙湖畔的
草木新生，到陇海沿线的烟火人间；从田
间地头的欢声笑语，到工厂车间的机器
轰鸣……父亲用一张张影像，为徐州留
下了珍贵的史料印记。在父亲离开的这
三年里，每当看到他拍摄的照片还出现
在各类媒体中，我总是泪眼婆娑。担任摄
影记者 30 多年，他几乎下过徐州所有的
矿井，跑遍大小工厂，与工人交朋友，与
农民分享收获。1961 年第四期《中国摄
影》以整版篇幅刊发了他的作品《矿井
里革新小组》，填补了当时江苏摄影界
的空白。
1982 年，父亲在吴庄大队蹲点半年，

用一张照片记录一个曾因贫困闻名的村
成为徐州第一个电视村的历史转变，那
张一位老农乐呵呵手捧电视机的新闻图
片《欢笑的农村》，夺得全国新闻摄影展
金奖。新华社打破常规向全国发布图片
通稿，被全国 30 多家省级以上报刊选用。
那一刻，父亲没有张扬，只是默默抚摸着
那张照片，眼里满是欣慰———他用镜头，
让全国看到了徐州农村的澎湃活力。
父亲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更

是徐州摄影事业的开拓者。1957 年下半
年，徐州市文联筹备组成立，父亲是第一
个市级摄影组织———徐州市摄影小组(摄
影家协会前身) 负责人；1960 年，父亲组
织举办徐州市第一届摄影艺术展，让摄
影艺术走进大众视野；1962 年，他接办
“江苏省第一届人像摄影展” 来徐州展
出，搭建起徐州与外界摄影交流的桥梁；
1987 年，他首倡并联络陇海路沿线十一
个地市，举办“横贯中国摄影艺术展”；
1991 年，他又筹办“淮海经济区晋京摄影
展”，让淮海大地的影像走进北京……父
亲一生编撰出版专著 15 部（套），全国发
行 79 万余册；主编丛书 26 部，撰写多部
回忆文集，晚年出版的随笔集 《鸿爪留
痕》《放鹤亭游记》《寻觅美丽》，用文字
与影像，留存下一段段珍贵的时代记忆。
他说：“回望百年变迁，我用图片和文字
记录下个人的鸿爪，留下一点痕迹，不枉
此生。”父亲留下的，早已不只是一个人
的痕迹，更是一座城市的影像丰碑。
在同行眼里，父亲求真务实、勤奋耕

耘，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是

“跨界融合”的典范，是青年媒体人和摄
影界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眼中，他是一位
严厉又温柔的父亲，他把对事业的坚守，
化作了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父亲常教育
我们，做人要踏实正直，做事要认真执
着，就像他对待每一张照片、每一次拍摄
那样，不敷衍、不浮躁，坚守本心、不负韶
华。父亲很少对我们说温柔的话语，却用
行动诠释着父爱的深沉———无论工作多
忙，他总会抽出时间陪伴我们，教我们观
察生活中的美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父亲总会告诉我们，要勇敢面对，就像他
当年顶着风雨外出拍摄那样，从不退缩。
受父亲的影响，我很早就接触到摄影

艺术。1980 年 1 月，我从部队退役后分配
到徐州日报社工作，同年 12 月，调入徐州
电视台，成为徐州第一代电视新闻记者。
我曾用积攒了几个月的工资，购买了一
台相机用作研究实践之用，经常拆了装、
装了拆，对相机每一个部件的功能都了
如指掌、烂熟于胸。那段时间我经常仔细
揣摩父亲的作品，研究构图的角度、立
意。父亲说，只有用图片和文字为时代留
痕，才不枉此生。把摄影作为人生目标去
奋斗、去追求，立志成为一名“人民摄影
师”“历史记录者”，我有这样的志向，是
对父亲“摄影为人民”价值观的传承。
能够和父亲成为 “父子新闻兵”，已

成为我一生的骄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父亲是《徐州日报》资深摄影记者，我是
徐州电视台电视记者，我们父子多次一
同采访拍摄重大新闻报道。
我们共同用影像记录徐州历史，同

时入选中国首部 《中国摄影家大辞
典》，同获“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年”荣
誉证章……
天道酬勤，时光不会辜负奋斗者。在

每一个岗位上，我都全力以赴，决不懈
怠。沿着父亲的足迹不断前进，是我一生
的荣耀。
父亲总说，枫叶历经春的萌发、夏的

风雨，到寒秋时如旗如火。而父亲，就像
一片坚韧的枫叶，历经岁月的沧桑，饱经
风雨的洗礼，始终坚守初心，始终炽热滚
烫。2023 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未消，父亲
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挚爱一生
的摄影事业，离开了这片他用镜头深情
记录的土地。
枫影留痕，岁月流芳；父爱长存，永不

相忘。

枫 影 留 痕 ，父 爱 长 存
——— 怀 念 父 亲 徐 枫

◎徐伟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40 年了。
童年记忆中，只有在父亲被生产队派

去异地挖大河当民工时，才能偶尔吃上白
面馒头。父亲在工地上想我们的时候，就
会步行几十里，大半夜回到家，从怀里掏
出几个攒下没舍得吃的硬邦邦的白面馒
头，让母亲唤醒我们姐弟几人赶紧尝尝。
父亲一生善良。他在世的时候，常常告

诉我们：人这一辈子，一定要多做善事。据
母亲说，经父亲同意，她的奶水救活了本族
几个孩子。他们长大后，对我娘也格外亲
近。其中正铃叔直到能吃熟透的红薯、喝
面水糊糊了，才离开娘的怀抱。如今，正铃
叔家有三棵枣树，每年枣子熟了，都会给俺
家送来三两瓢。正铃婶子心灵手巧，会编
织芦苇席，农闲时，她常会特意挑选合意的

席子给我家送来。虽然什么都不说，但大家
都有心领神会的默契。
父亲的善良，远近闻名。记得有一年

冬天，我放学回家，母亲去周庄妗子家照
顾生病的姥姥，父亲当时也不在家。后院
的大婶子告诉我，父亲被马戏团的人接
去看演出了。我心里满是疑惑，后来听父
亲说了才知道，一个月前，一个外地的小
伙到我们家里来讨饭，见孩子可怜，父亲
赶紧给他焖了米饭，还专门炝了一盘大
白菜。小伙子临走时说：“叔叔，我是河南
马戏团的，以后如果有机会到你们这里
演出，我一定来接您去看。”这不，那个小
伙还真兑现了他的承诺。
父亲一生勤劳，在生产队时，白天参

加劳动，晚上当保管员看仓库，一年忙到

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到了
十亩田，父亲起早贪黑，常年在田间劳
作，一天下来，常常累得腰酸腿疼。日积
月累，积劳成疾，后来，人瘦得还不到一
百斤。可每逢上缴公粮的时候，父亲却一
点都不含糊，总是带头拉着最好、最饱满
的粮食上缴粮库。他还说：“我有两个当
兵的儿子，在部队都是党员，咱可不能拖
了他们的后腿。”
1986 年夏天，父亲还没来得及享受幸

福生活，就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我们，离
开了他的亲人和街坊四邻。当时，我在外
地学习，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这也成了
我一生的痛。
又是一年清明节，愿父亲在天堂常欢

笑，多喜乐。他会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